二十分鐘  ◎斯圖爾特﹒弗蘭克
    十一歲那年的一天,我和爸爸照例出門去散步,經過北區河畔殯儀館門口的時候,爸爸突然停住腳步,問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:「幾點了？」 

「我看了看表,告訴他是十點二十五分。」然後爸爸問我看到了什麼。「沒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,」我回答,「一群人,大概150個左右,正排隊進殯儀館。」 

「嗯,眼力不錯。」爸爸滿意地點點頭,接著他提起別的話題,跟我討論起體育新聞來。 

說了快半個小時,我發現他還沒有離開殯儀館的意思,就問:「我們要不要繼續散步？」爸爸沒有立刻回答我,卻突然提出第二個奇怪的問題:「兒子,你現在能看到什麼？」我向殯儀館門口望去,剛才進去的人現在排隊出來了。

「還是沒什麼特別的,」我聳聳肩,「估計是追悼會剛結束,進去的人已經出來了。」 

「非常準確,」他說,「你看看現在幾點。」我說是:「十點五十分。」爸爸點點頭,若有所思地說:「對,人的一生總結起來也不過就那麼長時間。」 

我疑惑的抬起頭,「什麼時間？爸爸,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。」 

「你看,兒子,追悼會上牧師會宣讀悼詞,也就是死者一生的總結。宣讀悼詞不過短短的二十來分鐘,很多當時被認為是巨大的挫折或者偉大的成就,其實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根本進不了這二十分鐘。你長大以後,無論是沮喪還是得意的時候,都要想想我這句話,你將發現眼前的道路會變得開闊許多。」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
誰扼殺了你的快樂？◎米果<<上班族酸甜記事報>>     

    我經常聽見熟識的朋友在電話裡抱怨,或是在偶而的聚餐場合裡唉聲嘆氣,盡是推說,職場生活讓他們無暇顧及自己的生活品質,或是根本沒有空隙去思考自己的存在意義,總是日復一日,這一個月領完薪水之後,期待下一個三十天之後新台幣再次落袋,一年過了再 repeat 一 次,不知不覺,頭禿了,小腹大了,當時意氣風發想要如何大幹一場的豪情,全部不見了。

    有一次,我就拉著 「病入膏肓」的昔日同事,硬是要他請一天休假,帶他搭捷運去了一趟淡水,坐在波光粼粼的河堤上吃著烤玉米;回程去了迪化街採購滿滿一個背包的中藥材,又是固肝、又是養生的;然後跑到剛開幕的「台北之家」,在下班的尖峰時刻裡,坐在庭院的露天咖啡座,望著路上倉促奔波的城市人,我們各自拿著剛買的書,各自在桌邊的角落裡讀了起來,然後他突然抬頭,很是得意的說,沒想到這麼近的距離,也可以這般盡興。

    後來,他就經常 「偷」時間跑到書店去看書,或是跟著我去真善美戲院看那種觀眾很少的國片,端著阿宗麵線蹲在騎樓的柱子旁邊忽嚕忽嚕的下肚,有一個晚上,我接到他的電話,他說,白天的會議讓他有一種挫敗的感覺,他索性在回家的捷運途中下車,跑到成都路的老咖啡館喝咖啡,跟老闆天南地北的哈拉許久,所以他打電話告訴我,原來治癒工作的挫敗感,不是去看一本很商業化的「勵志書」,也不是去聽一種昂貴的課程教你「如何在 三十歲之前賺到一百萬」,而是主動出擊去做一些你一直想做卻以為自己做不到的樂子,那樣的感覺,爽呆了!

    那晚的電話連線,我 聽到他雀躍興奮的聲音,我自己幻想著他正走在西門町的路上,左手邊是天后宮,右手邊斜前方是紅樓,他那下班後的身影沐浴著台北的夜色,有一種幸福的光澤。

    很多人都放任著壞情 緒逐漸長大,辦公室的種種不滿,跟著打卡下班之後打包回家,壞情緒跟著你吃晚飯、看電視、甚至入睡,隔天醒來之後繼續攪拌,幾個不得志的人聚在一起,猶如後宮過氣的妃子,天天看著皇上過門不入,也只能數落新來的寵妃是狐狸精,搞得跟你共事的伙伴都成了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,日子還是得過下去,但是,這樣殺氣騰騰的情緒,怎麼好留著過聖誕節呢？

    無非就是「轉念」,那個「轉念」的樞紐就在自己腦袋裡的一個小開 關,人要懂得體悟要懂得感動要懂得踩煞車,情報誌可以告訴你哪裡有便宜的餐廳哪裡有好吃的料理,勵志書叫你 step 1做這個 step 2做那個,這些都是表面的安心,如果你沒有自我恢復的本領,任何花錢買來的忠告都是狗屁。

    我自己稱這種自立自 強尋找快樂的方法,叫做「墮落療效」,搭一種從來沒有 搭過的公車路線,拐進去一條從來沒有走過的小巷,一旦發現此刻不做終身就會後悔的事情,卯起來也要排除萬難去搞定,這些都跟賺錢與名利相去甚遠,在專家眼中可能是一種墮落,但人生幾何,幹嘛時時刻刻把自己武裝成隨時戰鬥的獅子,躺在床上睡覺也直挺挺的備戰如殭屍,何等累人啊!

    去看一場電影吧!去 聽一場演唱會吧!去做一件很久沒有做,卻顯然可以讓你盡興的事情。去他的通貨膨脹、去他的年終考績、去他的搖頭丸,

沒有人可以扼殺你自己的快樂,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過。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
晚餐吃點什麼呢? ◎王文華 

我當老闆時和一位來應徵工作的年輕人面談,我問他的頭四個問題 是:「有沒有女朋友？」 

他說:「我還年輕,想專心拼事業,目前不想交女朋友。」 

「你去過最好玩的地方是哪裡？」 

「我不喜歡出去玩,我喜歡在家研究電腦。」 

「那你吃過最好吃的東西是什麼？」 

「我都全心全意工作,吃得很隨便。」 

「會做菜嗎？」 

「我家附近有很多吃的,不用自己做。」 

他可能以為這些答案都展現出專業精神,會為自己加分,於是得意地看著我。 

但我連學歷和經驗都懶得問,就跟他拜拜了。 

我已經活得夠粗糙了,但就連我都知道:除非是極度專業的人才 

( 比如說實驗室的科學家), 

一般來說,好的員工,必須先是一個好的情人。 

工作要做得好,生活品質得高。 

或是說,好的員工,對生活必須有起碼的興趣。 

這位應徵者沒有興趣,也沒有謙虛。 

他沒有生活能力也就罷了,他還看輕那些能力,覺得自己花錢就可以買到,何必自己學。花錢可以上好的餐廳?但體會不出美食背後的文化意義。 

花錢可以坐頭等艙去義大利,但站在競技場中央不會有思古之幽情。 

「吃」只需要像機器人一樣張嘴閉嘴。但「品嚐」就需要用到五官和心。 

我也曾經張嘴閉嘴過。在美國念書時,覺得讀書最大,其他一切都是浪費時間。 

有一段時間,我請中國餐廳每晚送便當給我。 

他們五點送到大樓門口,進不了大門,就把便當放在地上。 

我六七點回到家,有時下著雨,就在公寓門口地上,一堆廣告傳單之間,挖出又濕又冷的晚飯。 

上樓後一邊吃,還一邊翻著課本。 

十多年後,我的經濟狀況比當學生時好的多,吃的東西卻一樣溼冷。 

六七點窩在辦公室,沒事做了,但也不想回家。 

跑到附近麵攤上隨便吃碗麵,匆匆又趕回公司,生怕錯過了重要的E-mail。 

肚子飽了,甚至因為吃得太快而很脹,但味蕾很懶散,心情很空虛。 

我也曾是個賭徒,野心勃勃地想: 

一旦我考上第一志願,或是當上總經理,或是找到天命真女,一切的問題都迎刃而解,那天以後,我就會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為了那些快樂的日子,現在苦一點沒關係。 

繼續做夢吧,王文華。 

在聯考制度下長大的我們,有這種想法很正常。 

我們都是延遲快樂的高手,善長讓人生在未來某個終點線等候。 

但聯考制度下長大的我們,後來也都發現: 

得到第一志願和天命真女之後,他媽的,竟然有新的問題! 

被延遲的快樂不但不生利息,反而連本金都沒有了。 

人生不會在未來某個終點線等候,她與你打一個照面,你不抓住她,她說走就走。 

陪伴你的只剩感嘆,和打不完的玻尿酸。於是我戒了賭,開始用定存的方式,一天一天累積快樂的利息。 

如果沒有命一把贏到大的快樂,那我就一餐一餐累積小小的幸福。 

今年以來,我開始講究每一餐。未必要山珍海味,但就算是蚵仔煎,也要細嚼慢嚥。 

未必去大飯店,但就算是路邊攤,資料也要搜集齊全。 

我把每一餐,當做生命給我的一個機會。 

當我打開餐巾、舉起刀叉,我聽見生命對我說:「你可以透過食物和旅行來認識、享受我。」 

用這種方式你賺不到錢,得不到名,但是快樂卻一點一滴地發生。原汁原味,絕對實在。和愛情相比,食物不會可歌可泣,但至少不會騙你。 

沒有愛情的時候,你就多吃! 

我飽讀詩書,卻發現這才是真正的醒世箴言! 

九月初的周末,晚上十點吃完美食,和一位老友在街上巧遇:「最近忙什麼？」我問。 

「忙著補習考金融證照,」他感嘆地說,「沒想到到了我們這個年紀,還要上補習班。」 

「有什麼關係？我也在補習。」我說。「你補什麼？」 

「想報一個旅行團,到瑞士學烹飪。」 

他愣了一下,然後慢慢笑出來。 

Yes,我的老友懂了! 

那微笑的源頭是一種醒悟,醒悟到經歷了名、利、愛、恨,到頭來人唯一能真正擁有的,是一顆熱騰騰馬鈴薯。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
生命中的磚頭 

 幾杯黃湯下肚後,我朋友一時興起,說要帶我去拜訪他爸爸。 

「現在？不會太晚了吧？」「沒問題,他還沒睡的」

隨手外帶了些滷味小菜,我想這是老人家下酒愛吃的。 

「你不是說找你老爸,怎越走越遠」

「沒錯啊,就在彎過那個山坡,我爸住的那兒很漂亮喔」 

往車窗外眺望,山腳下的景緻的確漂亮,心理想,老人家雅興倒挺高的嘛。 

下了車,朋友一逕的往裡走,「來來…我幫你介紹」

「喂喂…這裡是？!」我驚訝的問。 

朋友笑著,「這裡很漂亮吧」,我當下明白了。 

「他年輕時很愛泡茶,你知道小孩嘛,怎麼可能靜靜的坐在旁邊,三五好友時就叫我去買些嗑牙的,我倒是樂的輕鬆,如果沒朋友來那我就慘了,他愛熱鬧,泡茶也得拉人作伴,小板凳這麼一拉吆喝著我坐下,問問學校問問老師、朋友,連有沒有女朋友也要問,煩都煩死了」 

「哈哈,大家的爸爸都一樣任性嘛」我們兩相視而笑。 

「後來我唸了書,很少回家,你知道,男孩子長大了跟父親總有一種疏遠感,電話裡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,結了婚更少回家了,我老爸總是說,少了我很久都沒人幫他買嗑牙的,呵」,順著點起一直叼著的煙,斗光一滅一亮的。 

「他還真不夠意思!前些年身體突然不好,也不說,剛好那陣子我也剛升主管,業務忙的不得了,就連電話也少打了」,吐了口氤煙,「後來有一天,我回國來述職,想說剛好趁機會可以回家一趟,但得先回公司幾天做業務簡報。剛回國一堆區域會議要開,結果就在會議中間我家裡急電,說是他不行了」。 

「我都回到台灣了啊!我都要回家看他了啊!他很不夠意思,他真的很不夠意思!」說著說著激動起來。「後來匆匆結束了會議,急忙的趕回家,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,為什麼他不等我,想著眼淚就掉了下來…好不容易趕回家後,我衝上前緊握 他的手,這時發現,唉呀!已經很久沒見老爸手上的繭厚了、臉上的皺紋更深了,我才驚覺,我有多久沒好好仔細看看他了」。 

「老媽走進房裡又走了出來,說是老爸特別交代我回來要給我的,我看到是什麼後當場就崩潰了,你知道是什麼嗎？那個我從小最討厭的小板凳,他一直留著,他一直為我留著一個位置。」 

「我把小板凳拉來,就這麼一直坐著,嘴裡叨叨絮絮的不停念著:「爸,我回來了」。 

朋友幾乎是顫抖哽咽著擠出這句話,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什麼話也說不出來,沉默了好一陣子,他才又緩緩的說著,「後來我有空就上來找他,跟他聊天、陪他泡茶,就像小時候一樣,」 

「這裡是小時候爸爸帶我們來玩的地方,很美,這是現在我唯一能為他作的。」 

看著山腳下的燈火渺渺,我想他老爸應該也在天空的某顆星眨著眼笑他吧。 

朋友的事讓我想到那位開著新Jaguar的年輕總裁,經過住宅區的巷道的他被一個小朋友丟了一塊磚頭打到了車門,他很生氣的踩了煞車並後退到磚頭丟出來的地方。 

他跳出車外,抓了那個小孩,把他頂在車門上說:

「你為什麼這樣做,你知道你剛剛做了什麼嗎？」接著又吼道:「你知不知道你要賠多少錢來修理這台新車,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 

小孩子求著說:「先生,對不起,我不知道我還能怎麼辦？」 

「我丟磚塊是因為沒有人停下來」,小朋友一邊說一邊眼淚從臉頰落到車門上。他接著說:「因為我哥哥從輪椅上掉下來,我沒辦法把他抬回去。」 

那男孩啜泣著說:「你可以幫我把他抬回去嗎？他受傷了,而且他太重了我抱不動。」 

 這些話讓年輕總裁深受感動,他抱起男孩受傷的哥哥,幫他坐回輪椅上。並拿出手帕擦拭他哥哥的傷口,以確定他哥哥沒有什麼大問題。 

 那個小男孩感激地說:「謝謝你,先生,上帝保佑你。」 

然後他看著男孩推著他哥哥回去。 

 年輕總裁慢慢地、慢慢地走回車上,他決定不修它了。

他要讓那個凹洞時時提醒自己.... 

 「不要等周遭的人丟磚塊過來了,自己才注意到生命的腳步已走得過快。」 

當生命想與你的心靈竊竊私語時,若你沒有時間,你有兩種選擇:傾聽你心靈的聲音或讓磚頭來砸你! 

 我重新思考著老問題:是否曾因為生活太快、太忙碌而忽略了我所愛的人,然後讓他們開始懷疑起我是不是真的愛他們呢？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
您所給予的.. 都會回到您身上  

有一個外國名人說過這樣一句話,大意是:促成一個人成功的因素, 

專業知識只佔 15 %,另外 85 %是來自於他的修養、人際關係、處世能力、應變能力等等。 

我對此頗有感觸。 

我曾看到過這樣一個故事: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帶著他的五十幾個學生到一個大集團公司參觀,由於該集團的老總是班主任的同學,因此老總親自接待,秘書和工作人員也非常客氣。 

秘書將同學們安排在一個有空調的大會議室坐定,工作人員給每個學生倒了一杯水,學生們坐在那裡非常坦然,沒有客氣,其中還有一個女同學問工作人員有沒有紅茶,理由是她平時只喝紅茶。 

只有一個同學起身雙手接過工作人員遞過來的茶並客氣地說了聲: "謝謝,您辛苦了! " 

老總辦完事情急急忙忙趕過來連聲道歉: " 對不起,對不起,讓你們久等了。" 竟然沒有人應聲,還是老師和前面所說的那位同學帶頭鼓起了掌,但掌聲稀稀落落。 

老總開始講話,發現同學們端坐著,沒有人做記錄, 

於是轉過身對秘書說去領一些公司的筆記本和筆來,然後老總面帶笑容地雙手遞給每一個學生,遞著遞著老總的笑容沒有了,因為學生們都是伸長著一隻手臂去接,有的學生根本就不起身,更沒有人說聲: " 謝謝!" 

只有剛才那個同學畢恭畢敬地站起來雙手接! 過紙和筆,並連說兩聲: " 謝謝!謝謝!" 

畢業分配的時候,該同學接到了那個大公司的錄用通知書。 

其他同學非常不服氣:他的成績並沒有我好,憑什麼讓他去而不讓我去。 

老師一邊嘆氣一邊說:我帶你們去參觀的真正目的是想給你們創造機會,可是你們都失去了,該公司點名要這位同學,我有什麼辦法呢？ 

** 你所給予的 .. 都會回到你身上 ** 
不論你傷害誰,就長遠來看,你都是傷害到你自己, 

或許你現在並沒有覺知,但它一定會繞回來。 

凡你對別人所做的,就是對自己做,這是歷來最偉大的教誨。 

不管你對別人做了什麼,那個真正接收的人,並不是別人,而是你自己; 

同理,當你給予他人,當你為別人付出,那個真正獲利的也不是別人,而是你自己 。 

 * 你給別人的,其實是給自己 * 

* 農夫的哲理 * 

有一個農夫的玉米品種,每年都榮獲最佳產品獎,而他也總是將自己的冠軍種籽, 

毫不吝惜地分贈給其他農友。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大方？ 

他說:「我對別人好,其實是為自己好。風吹著花粉四處飛散, 

如果鄰家播種的是次等的種籽,在傳粉的過程中,自然會影響我的玉米品質。因此,我很樂意其他農友都播種同一優良品種。」 

他的話看似簡單卻深富哲理,凡你對別人所做的,就是對自己所做的 。 所以,凡事你希望自己得到的,你必須先讓別人得到。 

* 保證有效的秘方 * 

就像那個農夫一樣, 如果你想要得到冠軍的品種,就要給別人冠軍的種籽。 

你若想被愛,就要先去愛人;你期望被人關心,就要先去關心別人;你要想別人對你好,就要先對別人好。 

這是一個保證有效的秘方,可以適用在任何情況。 

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,你就必須先對朋友真心,然後你會發現朋友也開始對你真心; 

如果你希望快樂,那就去帶給別人快樂,不久你就會發現自己愈來愈快樂。 
我們所能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,就是去為他人多做點好事。 

己所欲,施於人。凡你想給予自己的經驗,就給予別人;想別人怎麼對你,就怎麼對待別人。  

**   心在哪裡,人就在那裡  **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

換算幸福  

我有一個朋友,13歲時,正是花季的年齡,不幸雙目失明,後來他父親送他去了一盲校,沒想到,盲童都很羨慕他,因為畢竟有13年的時間他曾親眼看到過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。 

他知道花朵如何美麗,太陽如何明亮,白雲如何飄逸,天空如何蔚藍。 

他更知道爸爸、媽媽的笑臉。 

很多盲童都說,假如能讓他知道其中一件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而他卻知道這樣多,他對那些盲童來說,他擁有的簡直是一座幸福的寶庫呀。 

正因如此, 他懂得了滿足,他更懂得了珍惜。 

在盲校中,他的學習成績最優秀,掌握的才藝也最多。同時,他還告訴身邊的同學,他們也是幸福的,沒了雙眼,你可以聽,可以撫摸, 

你可以講,可以唱, 還可以跑,可以跳。 

因為有了快樂,整個盲校沒有一絲苦難與悲觀的情緒,洋溢出的都是幸福的陶醉。 

前幾天,我乘車從銀川去上海,同座的有一位上海人,一位寧夏石嘴山人。上海人說,他現在每月收入6000多元,除去各種開銷還可節餘4000多元。話音剛落, 便引來周圍一片羨慕的讚歎。有的說: 我一個月才掙1000多元,你節餘的錢就相當我4 個月的工資呀,你真是太幸福了。 對此,石嘴山那位朋友有自己的見解,他說 假如錢可以買來幸福的話,你應該學會換算幸福的方法。 

比如說這位上海朋友吧,每月可有4000多元的存款,一年可存 5 萬元左右,按說已經不少了,和我相比,我一年只能存下一萬多元。有了錢最大的願望是什麼？首先是居者有其屋呀。 在我那裡,房子每平方米八九百元,而上海卻在上萬元。 如此算來,假如我要買一幢上百平方米的房子10年就夠了,而這位上海朋友則要20年,這樣算來, 我的幸福應該是這位上海朋友的二倍。 

由此我想到俄國作家契詞訶夫說過的一句話,「如果你手上紮了一根刺,那你應該高興才對,幸虧沒紮在眼裡。」 

美國第32屆總統的富蘭克林.羅斯福家中曾失竊,損失慘重。朋友寫信安慰他,羅斯福回信說:「親愛的朋友,謝謝你的安慰,我現在一切都好,也依然幸福。感謝上帝,因為:第一,賊偷去的是我的東西,而沒有傷害我生命;第二,賊只偷去我部分東西,而不是全部;第三, 最值得慶幸的是,做賊的是他,而不是我。」 

這種幸福的換算方法,不僅是一種豁達的生活態度,更是一種超脫的生活智慧。所以說,有什麼樣的幸福定義,就會有什麼樣的幸福感。 

隨遇而安知足就是福~

